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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情绪状态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研究

白　 梅， 陆啸尘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　 要： 将用户情绪作为影响因素，引入到舆情传播模型中，研究社交网络中舆情传播者在行为特征、社群互动和传播效果上

因所处情绪状态不同而体现出的差异性。 将用户情绪状态划分为乐观、悲观和中性情绪状态。 处于乐观情绪状态和中性情

绪状态的信息未知者，可以和所有传播者邻居互动，并以一定的概率成为信息传播者；而处于悲观情绪状态的无知者，只能被

乐观情绪状态传播者影响。 构建平均场方程，从理论上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仿真结果表明，用户情绪状态可以显著影响舆情

传播；乐观情绪状态率会降低传播阈值，加快传播速度，增大舆情传播的影响范围；而悲观情绪状态则具有相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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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在网络空间的

活动与现实生活愈加贴合。 社交网络平台具有的开

放性、及时性、匿名性等特点，使得公众乐于在网络

平台上实时分享掌握的各类信息。 网络信息的传播

实际上更是一种人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信息的传

播演化主要依赖于用户间的交互行为。 用户行为的

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个体间的交互模式产生重要影

响，使得网络信息传播更加复杂。 情绪是个体的主

观体验，是其对某一事件所产生的认知、评价、态度

等结合自身的经验或思维判断后，综合产生的心理

体验和行为表现。 在学习和生活中，个体情绪会影

响其所关注的事物和对信息的选择；在信息的加工

过程中，人的注意、判断、学习、记忆等认知过程也会

受到自身情绪的影响；研究还指出，情绪也对决策行

为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１－３］。 在情绪与人际互动关

系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相对于消极情绪，处于积极

情绪状态中的个体更愿意与外界进行互动和联结，
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对外界的信任度和包容

度也较高［４－６］。 这些研究表明，情绪对个体的影响

作用已经延伸到用户社交行为中，进而对用户人际

互动过程和交互模式产生影响。
为了更好地揭示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内在规

律，本文将用户情绪作为影响因素引入到舆情传播

模型（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ＩＳＲ）中，研究

用户所处情绪状态对其行为特征和交互模式的影

响。 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１）引入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基于用

户个体特征，面向个体建模，考虑到了每个传播主体



行为的主观性特点，丰富了模型构建的深度和宽度；
（２）与传统建模理论中认为度数相同的用户是

等同的思想不同，本文允许个体差异性的存在，研究

个体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呈现出的差异性，在用户行

为特征和交互模式中建立联系；
（３）在传播规则和感染率、免疫率等参数的动

态设计和制定中，考虑到用户活跃度、信息接触率等

因素，使其能更客观真实地反映舆情传播规律。

１　 传播动力学模型构建

目前，微博是大众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和主要

途径，也是舆情发酵的重要阵地，因此本文研究主要

针对微博社区进行。 社交网络上的每个节点代表一

个用户。 传统的谣言传播模型 ＩＳＲ，将社交网络中

的用户分为 ３ 类，分别是未知者（ Ｉ）、传播者（Ｓ）和
免疫者（Ｒ）。 未知者指尚未接收到舆情信息，但对

信息敏感的用户；传播者对接收到的舆情信息认可，
并在网络中将其传播；免疫者指已经传播过该类信

息，且由于各种原因不再具备传播动机与能力的用

户。 在基本情绪理论中，虽然研究者们提出的基本

情感的数量和类别不尽相同，但分类方法基本相同。
因此，本文将用户情绪状态分为乐观（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中性（Ｎｅｕｔｒａｌ）和悲观（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情绪状态。

定义 １　 情绪状态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个体的

某种情绪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持续，具有连续性、弥
散性和个性化等特点。 在微博网络中，用户通过发

布文本、表情、图片或者视频等内容，来表达和记录

心情或状态。 由于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日
常生活中个体的情绪通常处于时刻变化中，并且情

绪发生的强度、持续时间等特性之间差异较大，因此

若分析用户在某一时刻的情绪很难精准把握且不具

有代表性。 本文通过对用户在某一时间段所发布的

所有历史内容进行语义和情感信号的定性定量分

析，以此获得个体在某一时间段中的情绪状态。 将

用户的历史微博内容形式化地描述为一个二元组：
ｕｉ ＝ ｛ｕｉ＿Ｎａｍｅ，ｕｉ＿ＭＢｌｏｇ｝。 其中， ｕｉ＿Ｎａｍｅ 为用户

名，是用户的唯一身份标识； ｕｉ＿ＭＢｌｏｇ ＝ ｛ ｔ１，ｔ２，…，
ｔｋ｝ 为用户在时间段 ＴＰ ＝ ［ ｔｐ０，ｔｐ１］ 内发表的所有微

博的集合［７］。 利用微博文本词性检测和表情符号

分类方法，分析每一条微博的情绪特征，将其表示为

集合 γｔ
ｉ ＝ ｛γｔ１

ｉ ，γｔ２
ｉ ，…，γｔｋ

ｉ ｝，γｔｊ
ｉ ∈ γ，ｊ≤ ｋ； 其中， γ ＝

｛ｏｐｔ，ｎｅｕ，ｐｅｓ｝ 为微博内容情绪种类的集合；用情

绪特征历史记录集合 γｔ
ｉ 中权重最高的情绪类别，来

表征用户 ｕｉ 在时间段 ＴＰ 期间的情绪状态［８－９］。

定义 ２　 用户社交行为：微博网络中用户的社

交行为主要包括发布原创微博、转发信息、评论信

息、转评信息、点赞信息；用户之间通过关注和被关

注关系实现联结和互动，也是一种社交行为。

２　 用户行为特征分析及模型假设

情绪是人们参与到外界进行互动和交流的高级

内驱力。 一个积极的个体通常思维活跃且充满活

力，其对外界具有较高的接纳度和包容性，喜欢主动

探索世界， 会与外界产生更多的联结关系［１０］。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积极情绪拓展和建构理论指出，在积极

情绪的促使下，个体的注意力和社交范围都会得以

拓展；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中的个体，往往喜欢聚焦

于自己、固执于自己的定向思维，则其与外界的互动

便会受到限制。 个体处于这种不良心境状态中，往
往对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差、思维迟钝、精神疲惫

等［１１－１３］。 另一方面，当人们处于中性情绪状态时，
对外界事物往往没有主观的情感倾向，很容易随波

逐流，被其他人群干扰。
在微博社区网络中，从用户情绪状态与其社交

行为特征之间建立的联系不难发现，当用户处于积

极乐观的情绪状态中，其在社交网络中的活跃度会

变得较高，点赞、转发、评论等互动行为较为频繁，对
各种事物都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感兴趣的

对象也较多，接触到的信息面较广，会经常更新关注

列表；此外，还乐于发布原创微博。 中性情绪状态中

的用户浏览微博的频率也较高，在微博上会有大量

点赞、转发信息的行为，但大都属于随波逐流，带有

主观情感色彩的评论和原创微博较少。 而当用户处

于悲观情绪状态中时，很少主动与外界进行交流，偶
尔还会发布一些带有消极情感色彩的微博内容。

基于以上分析，对 ＩＳＲ 模型进行改进，并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１　 在传统信息传播模型的基础上，考虑

到用户情绪状态，将用户种群 （Ｎ） 分为以下 ７ 种状

态，每个用户都处于一个独特的状态：处于乐观情绪

状态的无知者 （ ＩＯ）、 处于中性情绪状态的无知者

ＩＮ( ) 、 处于悲观情绪状态的无知者 ＩＰ( ) 、 处于乐观

情绪状态的传播者 ＳＯ( ) 、 处于中性情绪状态的传

播者 ＳＮ( ) 、 处于悲观情绪状态的传播者 ＳＰ( ) 和免

疫者 Ｒ( ) 。
假设 ２　 网络中的任一节点处于乐观情绪状态

的概率为 α。 乐观情绪状态未知者 （ ＩＯ） 活跃度较

高，会积极与外界进行互动、社交范围广，能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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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围所有传播节点邻居交互，并以 λ 的概率成为

信息传播者。 因此，乐观情绪状态无知者 ＩＯ 的状态

转移过程可以表示为：

ＩＯ ＋ ＳＯ
λ
→ ＳＯ ＋ ＳＯ

ＩＯ ＋ ＳＮ
λ
→ ＳＯ ＋ ＳＮ

ＩＯ ＋ ＳＰ
λ
→ ＳＯ ＋ Ｓ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假设 ３　 网络中的任意节点用户处于悲观情绪

状态的概率是 β 。 这类用户活跃性较低，不愿主动

与外界进行互动和交流，因此其获取外界信息的通

道受限。 而乐观情绪状态传播者 ＳＯ 会主动与周围

所有节点接触，此时悲观情绪状态未知者被其影响，
与其发生交互行为，状态转移过程表示为：

ＩＰ ＋ ＳＯ
λ
→ ＳＰ ＋ ＳＯ （２）

　 　 假设 ４　 处于中性情绪状态的未知者在网络中

的活跃度也较高，能主动地与周围所有传播节点邻居

交互，喜欢漫无目的地浏览信息，但很少会有自己的

见解和观点。 这类用户状态转移过程可以表示为：

ＩＮ ＋ ＳＯ
λ
→ ＳＮ ＋ ＳＯ

ＩＮ ＋ ＳＮ
λ
→ ＳＮ ＋ ＳＮ

ＩＮ ＋ ＳＰ
λ
→ ＳＮ ＋ Ｓ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３）

　 　 假设 ５　 用户在微博网络中的点赞、评论、转发

等社交行为都是用户活跃性的体现；用户发帖的数

量和频率、粉丝数和关注数量的更新变化也能体现

出用户的活跃度。 本文探讨的用户行为特征因所处

情绪状态的不同而体现出差异性，因此情绪状态概

率 α，β 的定义中包含了用户活跃度的设计。
假设 ６　 在微博网络中，用户 ｕｉ 关注的对象所

发布的信息会直接推送给用户 ｕｉ 。 因此，用户的关

注数量越多，则其获取的信息量越大、接触的信息面

越广；同时，用户在网络中的活跃度越高、浏览频率

越高、社交行为越多，其接触到舆情信息的可能性也

越大。 因此感染率、情绪状态概率和免疫率的定义

中包含了对信息接触率的设计。

３　 模型平衡点及阈值

按照传统的传播动态研究方法，用 Ｉ ｋ，ｔ( ) 、
Ｓ ｋ，ｔ( ) 和 Ｒ ｋ，ｔ( ) 分别表示在 ｔ 时刻、类指标为 ｋ 下

的未知者、传播者和免疫者的数量；并用 ρＩ ｋ，ｔ( ) 、
ρＳ ｋ，ｔ( ) 和 ρＲ ｋ，ｔ( ) 分别表示其密度。 在 ｔ 时刻、类
指标 ｋ 下的任意未知节点 ｉ， 处于乐观情绪状态的

概率为 α， 处于悲观情绪状态的概率为 β ，则以概率

１ － α － β 处于中性情绪状态。 信息的传播率为 λ，
传播状态的用户转变为免疫状态的移除率为 δ。 在

不考虑用户节点在 ｔ，ｔ ＋ Δｔ[ ] 期间的相互作用下，
假设节点 ｉ 在 ｔ 时刻有 ｇ ｇ ≤ ｋ( ) 个传播者邻居，那
么节点 ｉ 保持未知状态的概率为 １ － λΔｔ( ) ｇ。

根据上述传播规则，乐观情绪状态的无知者节

点 ｉ 有 ｇ 个传播邻居的概率为：
ＮＳ

ｉ ｇ，ｔ( ) ＝ Ｃｇ
ｋ θ ｋ，ｔ( )( ) ｇ １ － θ ｋ，ｔ( )( ) ｋ－ｇ （４）

其中， θ ｋ，ｔ( ) ＝ ∑
ｋ＇
Ｐ ｋ＇ ｜ ｋ( ) ρＳ ｋ＇，ｔ( ) 表示在 ｔ

时刻、 ｋ 类下的未知者，在给定链路上连接一个传播

者邻居的概率， Ｐ ｋ＇ ｜ ｋ( ) 是网络的度相关函数。 那

么对任意 ｇ ，乐观情绪状态未知者保持未知状态不

变的概率为：

ＨＯ
ＩＩ ｋ，ｔ( ) ＝ ∑

ｋ

ｇ ＝０
Ｃｇ

ｋ θ ｋ，ｔ( )( ) ｇ（１ － θ ｋ，ｔ( ) ）ｋ－ｇ １ － λΔｔ( ) ｇ

（５）
则转变为传播者的概率为 ＨＯ

ＩＳ ｋ，ｔ( ) ＝ １ － ＨＯ
ＩＩ；

而处于中性情绪状态的无知者在 ｔ 时刻对任意 ｇ，
保持未知状态不变的概率为：

ＨＮ
ＩＩ ｋ，ｔ( ) ＝ ∑

ｋ

ｇ ＝０
Ｃｇ
ｋ θ ｋ，ｔ( )( ) ｇ １ － θ ｋ，ｔ( )( ) ｋ－ｇ １ － λΔｔ( ) ｇ

（６）
则变为传播者的概率为 ＨＮ

ＩＳ ｋ，ｔ( ) ＝ １ － ＨＮ
ＩＩ。 当

一个未知者处于悲观的情绪状态时，只能被活跃度

较高的乐观情绪状态传播者影响。 此时节点 ｉ 在给

定链路上连接一个乐观情绪状态传播者邻居的概率

为 αθ ｋ，ｔ( ) ， 则其有 ｇ 个乐观情绪状态传播者邻居

的概率为：
　 ＮＳ

ｉ ｇ，ｔ( ) ＝ Ｃｇ
ｋ αθ ｋ，ｔ( )( ) ｇ １ － αθ ｋ，ｔ( )( ) ｋ－ｇ （７）

此时悲观情绪状态的未知者保持未知状态不变

的概率为：

ＨＰ
ＩＩ ｋ，ｔ( ) ＝ ∑

ｋ

ｇ ＝ ０
Ｃｇ

ｋ αθ ｋ，ｔ( )( ) ｇ １ － αθ ｋ，ｔ( )( ) ｋ－ｇ １ － λΔｔ( ) ｇ

（８）
则 ＨＰ

ＩＳ ｋ，ｔ( ) ＝ １ － ＨＰ
ＩＩ。

综上分析，在 ｔ，ｔ ＋ Δｔ[ ] 期间，公众各状态的

变化率可分别表示为：
Ｉ（ｋ，ｔ ＋ Δｔ） ＝ Ｉ（ｋ，ｔ） － αＩ（ｋ，ｔ）（１ － （１ －

　 λΔｔ∑
ｋ＇
Ｐ（ｋ＇ ｜ ｋ）ρＳ（ｋ＇，ｔ）） ｋ） － βＩ（ｋ，ｔ）（１ －

　 （１ － λαΔｔ∑
ｋ＇
Ｐ（ｋ＇ ｜ ｋ）ρＳ（ｋ＇，ｔ）） ｋ） －

　 （１ － α － β） Ｉ（ｋ，ｔ）（１ － （１ －

　 λΔｔ∑
ｋ＇
Ｐ（ｋ＇ ｜ ｋ）ρＳ（ｋ＇，ｔ）） 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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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ｔ ＋ Δｔ） ＝ Ｓ（ｋ，ｔ） ＋ αＩ（ｋ，ｔ）（１ － （１ －

　 λΔｔ∑
ｋ＇
Ｐ（ｋ＇ ｜ ｋ）ρＳ（ｋ＇，ｔ）） ｋ） ＋ βＩ（ｋ，ｔ）（１ －

　 （１ － λαΔｔ∑
ｋ＇
Ｐ（ｋ＇ ｜ ｋ）ρＳ（ｋ＇，ｔ）） ｋ） ＋

　 （１ － α － β） Ｉ（ｋ，ｔ）（１ － （１ －

　 λΔｔ∑
ｋ＇
Ｐ（ｋ＇ ｜ ｋ）ρＳ（ｋ＇，ｔ）） ｋ） － δΔｔＳ（ｋ，ｔ） （１０）

　 Ｒ（ｋ，ｔ ＋ Δｔ） ＝ Ｒ（ｋ，ｔ） ＋ δΔｔＳ（ｋ，ｔ） （１１）
对于结构不相同的异构网络，度相关性函数

Ｐ ｋ＇ ｜ ｋ( ) ＝ ｋ＇Ｐ ｋ＇( )

〈ｋ〉
。 根据初始条件 ρＳ ｋ，０( ) ＝ １，

对其变形可以得到：
λ
δ

＞ １
１ － β ＋ αβ

〈ｋ〉
〈ｋ２〉

（１２）

　 　 因此，各参数的临界阈值可以表示为：

λｃ ＝
δ〈ｋ〉

〈ｋ２〉 １ － β ＋ αβ( )
（１３）

αｃ ＝ １ － １
β

＋ δ〈ｋ〉
λβ〈ｋ２〉

（１４）

βｃ ＝
δ〈ｋ〉

λ〈ｋ２〉 α － １( )
－ １
α － １

（１５）

４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构建的舆情传播模型有效性，并
进一步分析传播过程中各状态用户的变化趋势和舆

情传播规律，基于式（９） ～式（１１）进行数值仿真实

验，每次以随机选择的不同初始传播者运行 ５０ 次，
取所有结果的平均值进行分析。
４．１　 乐观情绪状态率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本文将用户情绪状态率作为影响舆情传播的重

要参数引入到模型中，参数 α 表示个体处于乐观情

绪状态中的概率，参数 β ＝ ０．８、δ ＝ ０．２ 保持不变。 图

１ 展示了不同的 λ 与 α 值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图中

的实心白线对应 λ ＝ ０．２０５ ／ ０．３５α ＋ ０．６５( ) ，表示由

临界传播概率和临界乐观情绪状态率构成的一条清

晰的临界曲线；水平虚线对应 λ ＝ ０．２０５， 在此线之

下的信息传播率小于信息传播的临界阈值，表示在

此线之下的传播规模很小且不能在网络中大规模传

播；垂直虚线对应 α ＝ １ － 〈ｋ〉 ／ 〈ｋ２〉 ＝ ０．１０８， 当

乐观情绪状态率小于这条线时，意味着即使在最大

的信息传播概率 λ ＝ １ 时，动态传播都会被限制在一

个很小的区域内。 同时由图可以看出，随着 α 的增

大，传播临界阈值 λｃ 随之减小，这表明，乐观情绪状

态概率 α 对舆情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1.0

0.8

0.6

0.4

0.2

0.8

0.6

0.4

0.2

0.2 0.4 0.6 0.8 1.00

λ

α
图 １　 不同 λ和 α对舆情传播规模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λ ａｎｄ α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密度的峰值反

应了舆情达到的最大规模，免疫者密度的最终稳态

值，反应了舆情的最终扩散范围。 因此，探究传播者

与免疫者密度的变化规律是极其重要的。 图 ２ 反应

了在不同 α的影响下传播者和免疫者密度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 设置各参数 λ ＝ ０．８、α ＝ ０．２，０．３，０．４５，
０．６，０．８５。 从图中可以发现，在舆情的传播过程中，
传播者用户的密度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免疫

用户的密度随时间而持续增加，最终达到一个稳定

状态。 根据图 ２（ａ），比较不同 α 值下传播者密度随

时间的变化趋势发现，传播者密度达到的峰值随 α
的增加而增大，且 α值越大，达到峰值所需时间就越

短。 此外，舆情前期的爆发速率和后期的消散速度

也都随 α 值的增大而加快。 根据图 ２（ｂ）可以发现，
α 的值越大，舆情传播则能更加快速地趋于稳定状

态，且达到的最终稳态值也更大。 当系统中的免疫用

户密度达到稳定状态时，就代表了公众舆论的消失。
４．２　 悲观情绪状态率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图 ３ 显示了在不同的 λ 和 β 下传播规模的热力

图，其中存在明显的临界现象。 保持参数 α ＝ ０．２、
δ ＝ ０．２ 不变，图中的实心白线对应 λ ＝ ０．２０５ ／ （１ －
０．８β）， 表示由临界传播概率和临界悲观情绪状态率

构成的一条清晰的临界曲线。 水平虚线对应 λ ＝ ０．
２０５， 表示在此线之下的信息传播规模将会很小，并且

不能在网络中大规模传播；垂直虚线对应 β ＝ ０．１０８，
意味着即使在最大的信息传播概率 λ ＝ １ 时，动态传

播都会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 图 ４ 显示了不

同 β 影响程度下传播者和免疫者密度变化规律。 设

置参数 λ ＝ ０．８、β ＝ ０．０５，０．２，０．４，０．６５，０．８可以看出，
传播者密度达到的峰值和免疫者密度的最终稳态值

均随 β 值的增大而减小； β 值越大，舆情爆发就越慢、
持续时间越长、最终知晓网络舆情信息的人数就越

少，且舆情产生的影响范围也更小。

０５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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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 α影响程度下传播者与免疫者的密度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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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 λ和 β 对舆情传播规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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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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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 β 影响程度下传播者与免疫者的密度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β

５　 结束语

从实际角度考虑，社交网络中未知者数量代表

了舆情可能的影响范围，传播者人数代表着舆情信

息的话题热度和散布规模，免疫人群代表了舆论的

消散态势。 因此，在舆情治理中可以通过调整初始

易感人群的数量和每类人群的比例，使舆情信息传

播朝着预期方向发展。 仿真实验结果为此提供了理

论依据。 由分析结果可知，当希望舆情信息在网络

中大规模传播时，可以在事件发展初期增加乐观情

绪状态用户的比例，使信息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快的

速度达到较大的传播峰值，也就是加速舆情的爆发。
但与此同时，较大比例的积极情绪用户也会使得事

件的持续时间缩短，因此在传播后期，政府、媒体或

其他相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调控措施，以降低信息

的消散速度。 当不希望舆情信息在网络中大规模爆

发时，可以增加悲观情绪状态用户比例来有效抑制

舆情。 由分析可知，悲观情绪状态用户数越多，舆情

所能达到的传播量和最终散布范围也越小，但却使网

络中话题持续时间越长。 因此在传播后期可以增加

乐观情绪状态用户比例或采取其他加快舆论消散速

度的措施。 此外，控制不同人群比例的措施也能够起

到及时调整公众情绪的作用，避免极端情绪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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